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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生物文化多样性空间格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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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条件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以及多民族聚居的特征使得西南地区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但当前

仍然缺乏对区域生物文化多样性格局的定量研究。 以西南地区 ６０３ 个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探讨了西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

与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定量计算了生物文化多样性，从而识别西南地区生物文化多样性空间格局，并分析不同

因素对多样性空间分布的影响。 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同时也存在高低值聚类的重叠区域。 高

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区域与高生物多样性的区域分布较为相似，而低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区域与低文化多样性的区域分布较为接

近；生物文化多样性的高低值聚类区呈现明显的片状格局。 由于生境条件与人为干扰等原因，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

性与生物文化多样性沿河流流向大多呈现“低⁃高”或“低⁃高⁃低”的变化状态。 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产

生相互促进的作用；三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都受到平均坡度的重要影响；多样性高的单元聚集在地形坡度大、海拔与坡度的差

异程度较大而水体覆盖率较低的区域。 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密切联系表现在地理空间上的交叉重合，因此，对文化多样

性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应统筹兼顾，并更多从生物文化多样性的视角或者途径来开展相关研究与保护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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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存续与发展的历程，既是人类开发并利用自然的过程，也是人类创造和发展文化的过程。 在此

过程中，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

明进步的重要动力［２］。 虽然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系统的属性，而文化多样性反映的是社会系统的特征，但两者

都是保持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健康的基础，两者之间也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３］。 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

联系常反映在地理空间上的交叉重合。 在早期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就有学者观察到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

相应地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４］。 因高山、河流等复杂的地理要素所引起的地理隔离，不仅推动了生物类群的

演化，也促进了不同群体、民族的分化［５］。 生物文化多样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复杂连结，
可被认为是世界差异的总和［３，６］。 生物文化多样性作为完整的概念用于研究与管理的时间不长［２］，但越来越

多的学者强调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连结的重要性［７］，并形成了生物文化视角及应用于管理实践的生

物文化途径［８］。
西南地区幅员辽阔、地貌复杂、气候多样、水汽丰沛，为动植物的演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因而，西南

地区拥有垂直地带性较为完整，类型多样、种类齐全、物种丰富的生态系统类型，成为我国重要的生物资源宝

库［９］。 与此同时，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世居的 ３４ 个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４８．３２％［１０］。 由于分布区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产资料等因素各异，不同民族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１１］。 西南地区独特的生物资源条件与民族文化形式对多样性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研

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当前仍然缺乏对该区域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定量研究以及较大尺度上的空间格局分析。
因此，在分别探讨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格局的基础上，综合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指标来计算

生物文化多样性，从而识别西南地区生物文化多样性空间格局，并分析不同自然因素对多样性分布格局的影

响，研究结果有助于从综合的视角来了解和保护区域生物文化多样性。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西南地区横跨 ８５°３０′—１１２°３０′Ｅ，２０°５４′—３６°２９′Ｎ，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
州省和云南省的全部，以及西藏自治区的拉萨市、那曲地区、山南地区、林芝地区、昌都地区与青海省的玉树藏

族自治州（含格尔木市飞地唐古拉乡）。 文化多样性数据是通过借用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对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

人口普查中各民族人口数进行计算所得［１２⁃１４］。 生物多样性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０ 年中国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数据

集》通过收集整理区域内的指示物种数量得到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模拟数据［１５］。 行政区划与边界矢量、水
体矢量数据以及数字高程模型来源于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 研究中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
２０１０ 年的研究单元总数为 ６０３ 个。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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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生物文化多样性

在较大尺度的研究中，生物文化多样性指标的选取或构建是重要的前提，常用的简便方法是将定量生物

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指标加以综合用来表征整体的多样性。 本研究中，在咨询专家的意见并参考国际上相

关研究的基础上［６］，认为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在西南地区具有同等重要性，对两者赋等权求和得到生物

文化多样性。 第 ｉ 个研究单元的生物文化多样性 ＢＣＤｉ，具体表示为：

ＢＣＤｉ ＝
１
２
·ＣＤ∗

ｉ ＋ １
２
·ＢＤ∗

ｉ （１）

式中，ＣＤ∗
ｉ 与 ＢＤ∗

ｉ 分别为第 ｉ 个研究单元的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经无量纲化处理后的值。
为使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具有可比性，并消除两种多样性各单元变量在变异程度上的差异，本研究

采用标准差化无量纲处理方法。 第 ｉ 个研究单元经处理后的多样性 Ｄ∗
ｉ ，具体表示为：

Ｄ ＝
∑

ｎ

ｉ ＝ １
Ｄｉ

ｎ
（２）

σ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Ｄｉ － Ｄ( ) ２ （３）

Ｄ∗
ｉ ＝

Ｄｉ

σ
（４）

式中，Ｄｉ为第 ｉ 个研究单元的多样性数值，Ｄ 为全部研究单元的平均值，σ 为全部研究单元的标准差，ｎ 为研究

单元总数。
１．３　 优化的热点分析

当空间数据可视化后，目标单元不仅具有高值，而且被其他同样具有高值的单元所包围，才能成为具有显

著统计学意义的热点。 优化的热点分析能够自动聚合事件数据、识别适当的分析范围，并通过对数据进行查

询获得产生最佳热点结果的设置［１６］。 通过汇总空间现象聚类的程度，不同区域的聚类水平得以比较，同时其

高值或低值在空间上发生聚集的位置也得以识别。 在 Ｇｅｔｉｓ⁃Ｏｒｄ Ｇ∗统计工具的运行过程中，会对比目标单元

及其相邻单元的局部总和与所有单元的总和；当局部总和与预期值有很大差异，不能取得随机产生的结果时，
就会产生一个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的得分 Ｇ∗

ｉ ，具体表示为［１７］：

Ｓ ＝
∑

ｎ

ｊ ＝ １
Ｄ２

ｊ

ｎ
－ Ｄ( ) ２ （５）

Ｇ∗
ｉ ＝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Ｄ ｊ( ) － Ｄ·∑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Ｓ·
ｎ·∑

ｎ

ｊ ＝ １
ｗ２

ｉ．ｊ －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

２
[ ]

ｎ － １

（６）

式中，Ｄ ｊ为第 ｊ 个研究单元的多样性数值，ｗ ｉ，ｊ为单元 ｉ 与单元 ｊ 间的空间权重。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空间格局对比

西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如图 １ 所示。 一方面，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高的区域为澜

沧江流域、怒江流域和雅鲁藏布江流域的下游区，元江流域全境，以及珠江流域上游区；而文化多样性低的区

域为长江流域的四川盆地大部，澜沧江流域、怒江流域和雅鲁藏布江流域的上游区，以及广西沿海地区。 另一

方面，生物多样性高的区域主要在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带至三江并流的横断山地区，以及澜沧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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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高低聚类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 ｌｏｗ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性的空间格局与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相比较发现，高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区域与高生物多样性的区域分

布较为相似，而低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区域与低文化多样性的区域分布较为接近。

图 ３　 西南地区生物文化多样性及其高低聚类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ｈｉｇｈ ／ ｌｏｗ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５　 ７ 期 　 　 　 沈园　 等：西南地区生物文化多样性空间格局研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蒋志刚， 马克平， 韩兴国． 保护生物学． 杭州：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７．

［ ２ ］ 　 毛舒欣， 沈园， 邓红兵． 生物文化多样性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７， ３７（２４）： ８１７９⁃８１８６．

［ ３ ］ 　 Ｐｏｓｅｙ Ｄ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 Ｐｏｓｅｙ Ｄ Ａ， 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９．

［ ４ ］ 　 王娟， 杨宇明， 王泾， 石明， 裴盛基． 试论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相互关系 ／ ／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进展Ⅵ———第六届全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论文集． 丽江： 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２００４： ５７⁃６８．

［ ５ ］ 　 季维智． 保护生物学基础．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２０００．

［ ６ ］ 　 Ｌｏｈ Ｊ， Ｈａｒｍｏｎ Ｄ．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ｂ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０５， ５（３）： ２３１⁃２４１．

［ ７ ］ 　 Ｐｒｅｔｔｙ Ｊ， Ａｄａｍｓ Ｂ， Ｂｅｒｋｅｓ Ｆ， Ｄｅ Ａｔｈａｙｄｅ Ｓ Ｆ， Ｄｕｄｌｅｙ Ｎ， Ｈｕｎｎ Ｅ， Ｍａｆｆｉ Ｌ， Ｍｉｌｔｏｎ Ｋ，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Ｄ， Ｒｏｂｂｉｎｓ Ｐ，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Ｅ， Ｓｔｏｌｔｏｎ Ｓ， Ｔｓｉｎｇ Ａ，

Ｖｉｎｔｉｎｎｅｒ Ｅ， Ｐｉｌｇｒｉｍ 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９， ７（２）：

１００⁃１１２．

［ ８ ］ 　 Ｇａｖｉｎ Ｍ Ｃ， ＭｃＣａｒｔｅｒ Ｊ， Ｍｅａｄ Ａ， Ｂｅｒｋｅｓ Ｆ， Ｓｔｅｐｐ Ｊ Ｒ，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Ｄ， Ｔａｎｇ Ｒ Ｆ．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ｂ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３０（３）： １４０⁃１４５．

［ ９ ］ 　 李德铢， 杨湘云， 王雨华， 蔡杰．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中国科学院院刊， ２０１０， ２５（５）： ５６５⁃５６９， ５５０⁃５５０．

［１０］ 　 杨圣敏， 丁宏． 中国民族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１１］ 　 王恩涌， 胡兆量， 周尚意， 赫维红， 刘岩． 中国文化地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１２］ 　 沈园， 毛舒欣， 邱莎， 李涛， 邓红兵． 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时空格局研究．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８， ３８ （ ２１）： １⁃ １１． ＤＯＩ： １０． 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８０２０６０３１５．

［１３］ 　 渠爱雪， 孟召宜． 我国文化多样性时空格局及其成因研究． 人文地理， ２０１４， ２９（６）： ５３⁃５９， １２４⁃１２４．

［１４］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 中国 ２０１０ 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下） ． 北京： 民族出版

社， ２０１３．

［１５］ 　 张路， 肖燚， 郑华， 徐卫华， 逯非， 江凌， 饶恩明， 肖洋， 吴炳方， 曾源， 欧阳志云． ２０１０ 年中国生态系统服务空间数据集． （２０１７⁃０７⁃１０）

［２０１８⁃３⁃２８］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ｄａｔａ．ｏｒｇ ／ ｐ ／ １０６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６］ 　 蒋敏． 中国省域交通与城市化的耦合度分析． 新疆社会科学， ２００８， （５）： １９⁃２４．

［１７］ 　 Ｏｒｄ Ｊ Ｋ， Ｇｅｔｉｓ Ａ． Ｌｏ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１９９５， ２７（４）： ２８６⁃３０６．

［１８］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 Ｔｈｅ ＥＳＲＩ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Ｇ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ｄｌａｎｄｓ， ＣＡ： ＥＳＲＩ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１９］ 　 Ｄｕｑｕｅ Ｊ Ｃ， Ｒａｍｏｓ Ｒ， Ｓｕｒｉñａｃｈ Ｊ．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７， ３０（３）： １９５⁃２２０．

［２０］ 　 ＩＢＭ．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 Ａｒｍｏｎｋ， ＮＹ： ＩＢＭ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２１］ 　 Ｍａｆｆｉ Ｌ． Ｏｎ Ｂ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１．

［２２］ 　 尤伟琼． 云南民族识别研究［Ｄ］． 昆明： 云南大学， ２０１２．

［２３］ 　 孟召宜， 沈正平， 渠爱雪， 马晓冬． 文化多样性研究述评与展望． 淮海工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 １３（４）： ７４⁃８１．

［２４］ 　 周红章． 物种与物种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 ２０００， ８（２）： ２１５⁃２２６．

［２５］ 　 Ｍｏｏｒｅ Ｊ Ｌ， Ｍａｎｎｅ Ｌ， Ｂｒｏｏｋｓ Ｔ， Ｂｕｒｇｅｓｓ Ｎ Ｄ， Ｄａｖｉｅｓ Ｒ， Ｒａｈｂｅｋ Ｃ，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Ｐ， Ｂａｌｍｆｏｒｄ Ａ．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Ｂ：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２， ２６９（１５０１）： １６４５⁃１６５３．

［２６］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Ｗ Ｊ．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３， ４２３（６９３７）： ２７６⁃２７９．

［２７］ 　 刘国华． 西南生态安全格局形成机制及演变机理． 生态学报， ２０１６， ３６（２２）： ７０８８⁃７０９１．

［２８］ 　 Ｓａｍｓｏｎ Ｃ， Ｐｒｅｔｔｙ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ｈｕｎｔｉｎｇ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ｎｕ ｏｆ Ｌａｂｒａｄｏｒ． Ｆ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０６， ３１（ ６）：

５２８⁃５５３．

［２９］ 　 Ｐｉｌｇｒｉｍ Ｓ Ｅ， Ｃｕｌｌｅｎ Ｌ Ｃ， Ｓｍｉｔｈ Ｄ Ｊ， Ｐｒｅｔｔｙ 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ｓ ｌｏｓｔ ｉｎ ｗｅａｌｔｈｉ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４２（４）： １００４⁃１００９．

［３０］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Ｄ Ｊ， Ｗｈｉｔｆｏｒｄ Ｗ Ｇ． Ｈｏｗ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ｒｉｄ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９， ４９（ ３）：

１９３⁃２０３．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